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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上
夜
班
，
編
報
紙
，
好
處
是
可
多
了
解
國

內
外
大
事
，
但
天
天
守
在
編
輯
部
改
稿
，
無

時
間
出
外
交
朋
友
，
難
免
不﹁
閉
門
造

車﹂
。
所
以
，
每
當
能
走
出
去
參
加
活
動
，

總
是
件
快
事
。

一
次
，
去
銅
鑼
灣
世
貿
中
心
頂
樓
出
席
香
港
作

聯
潘
耀
明
先
生
組
織
的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聯
會

及
成
立
十
周
年
的
晚
宴
，
宴
開
十
幾
圍
，
高
朋
滿

座
，
余
秋
雨
和
舒
婷
等
文
化
名
人
悉
數
到
場
，
更

有
從
美
國
、
新
加
坡
、
法
國
來
的
文
人
騷
客
濟
濟

一
堂
。
熱
愛
文
學
的
人
匯
聚
在
一
起
，
歡
聲
笑
語

一
片
，
繁
囂
市
井
的
壓
力
被
拋
到
光
影
迷
離
的
維

多
利
亞
港
。
晚
宴
讓
我
對﹁
舊
雨
新
知﹂
四
個
字

有
了
更
深
的
理
解
。

左
貞
觀
是
華
裔
俄
羅
斯
音
樂
家
，
是
潘
耀
明
先

生
邀
請
的﹁
最
遠
地
方﹂
的
客
人
。
當
晚
宴
主
人

宣
佈
左
貞
觀
向
主
人
致
送
禮
品
時
，
我
的
耳
朵
聽

起
來
怎
麼
這
麼
熟
悉
。
想
起
來
了
！
二
三
十
年

前
，
我
曾
在
︽
人
民
日
報
︾
國
際
副
刊
讀
到
過
一

篇
文
章
，
介
紹
左
先
生
尋
找
大
音
樂
家
冼
星
海
二
戰
期
間
在
哈

薩
克
斯
坦
的
苦
難
經
歷
。
開
口
一
問
，
果
然
是
他
。
他
告
訴

我
，
中
蘇
關
係
改
善
後
，
中
方
通
過
駐
蘇
大
使
館
向
蘇
聯
音
樂

家
協
會
轉
交
一
封
信
函
，
請
求
了
解
冼
星
海
在
偉
大
衛
國
戰
爭

期
間
在
中
亞
的
生
平
事
跡
。
因
為
左
貞
觀
是
音
協
中
唯
一
的
中

國
人
，
音
協
主
席
便
委
託
他
承
擔
這
個
任
務
。
他
來
到
哈
薩
克

斯
坦
，
多
方
走
訪
，
挖
掘
出
冼
星
海
在
生
命
最
後
幾
年
的
許
多

故
事
。
二
十
年
前
我
在
哈
工
作
時
，
曾
協
助
使
館
文
化
官
丁
海

嘉
繼
續
進
行
這
一
工
作
，
丁
海
嘉
向
我
提
起
過
左
貞
觀
。

所
以
，
當
我
見
到
那
是
左
先
生
時
，
並
無
陌
生
的
感
覺
，
好

似
久
別
重
逢
的
老
朋
友
，
有
說
不
完
的
話
。
這
也
應
驗
了﹁
山

與
山
不
相
見
，
人
與
人
總
相
逢﹂
的
俄
羅
斯
名
諺
，
就
像
我
們

中
國
人
所
說
的﹁
人
生
何
處
不
相
逢﹂
。

潘
耀
明
先
生
是
香
港
作
聯
主
席
，
也
是
一
位
社
會
活
動
家
。

每
次
作
聯
活
動
，
都
會
看
到
他
的
中
學
同
學
貝
鈞
奇
默
默
的
身

影
。
潘
貝
二
人
是
香
港
漢
華
中
學
的
同
班
同
學
，
友
誼
一
直
保

持
至
今
。
作
聯
是
個﹁
窮
社
團﹂
，
不
像
內
地
作
協
有
政
府
出

錢
出
人
，
所
有
支
出
都
是﹁
化
緣﹂
得
來
，
貝
先
生
經
常
提
供

幫
助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確
是
被
一
根
神
秘
的
線
牽
引
着
。
克

拉
拉
教
授
是
哈
薩
克
斯
坦
最
著
名
的
漢
學
家
之
一
。
我
們
結
識

二
十
多
年
，
建
立
了
深
厚
的
友
誼
。
近
日
，
她
受
邀
來
港
出
席

學
術
研
討
會
，
我
們
一
見
面
就
相
互
擁
抱
，
勝
過
千
言
萬
語
。

她
告
訴
我
，
她
九
十
七
歲
的
老
母
親
至
今
還
常
念
叨
我
，
幾
乎

是
提
到
中
國
人
都
會
說﹁
這
是
尹﹂
，
好
像
只
有
你
這
個
中
國

人
存
在
。
其
實
，
我
只
是
在
阿
拉
木
圖
工
作
時
，
時
常
去
看
望

她
老
人
家
，
特
別
是
克
拉
拉
教
授
在
中
國
講
學
期
間
。
給
老
人

家
打
電
話
，
聽
筒
那
邊
的
聲
音
依
舊
宏
亮
：﹁
我
的
寶
貝
，
快

來
看
我
吧
！﹂
這
親
切
的
聲
音
讓
我
的
心
飛
到
了
哈
薩
克
大
草

原
。人

除
了
要
吃
飽
穿
暖
，
友
誼
應
該
是
最
大
的
需
求
。﹁
舊
雨

新
知﹂
是
人
生
的
財
富
。
無
論
天
涯
海
角
，
還
是
寒
來
暑
往
，

友
誼
都
是
最
美
麗
的
花
，
常
開
不
謝
。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一
九
五
八
年
中
國
內
地
推
行﹁
大
躍

進﹂
運
動
期
間
，
曾
經
流
行
一
句
口
號

﹁
超
英
趕
美﹂
︱
︱
鋼
鐵
產
量
要
在﹁
十

五
年
內
超
過
英
國
，
五
十
年
內
趕
上
美

國
。﹂
我
的
父
母
輩
經
歷
過﹁
大
躍

進﹂
，
一
提
起
這
個
口
號
，
總
會
嗤
之
以
鼻
，

或
當
作
笑
話
。
他
們
不
敢
相
信
，
中
國
能
夠
有

﹁
超
英
趕
美﹂
的
那
一
天
。

如
今
沒
人
當
它
是
笑
話
了
。
而
且
相
信
它
和

讚
賞
它
的
，
是
外
國
人
。

英
國
︽
泰
晤
士
報
︾
最
近
一
篇
署
名
文
章
，

以
酸
溜
溜
的
筆
法
談
到
世
界
局
勢
︱
︱
美
國
夢

碎
，
中
國
迎
頭
趕
上
；
這
個
歷
史
潮
流
勢
不
可

擋
。文

章
由
加
拿
大
新
任
總
理
杜
魯
多
說
起
：

﹁
杜
魯
多
的
母
親
曾
經
和
荷
里
活
明
星
積
尼
高

遜
︵
代
表
作
︽
飛
越
瘋
人
院
︾
︶
拍
拖
。
杜
魯

多
承
認
，
任
職
國
會
議
員
時
曾
吸
毒
。
他
更
承

認
，
曾
經
利
用
脫
衣
舞
孃
去
籌
募
善
款
。﹂

杜
魯
多
坦
白
敢
言
。
但
文
章
作
者
說
，
最
令

人
震
驚
的
是
：﹁
他
承
認
，
最
讚
賞
的
國
家
是

﹃
中
國﹄
。﹂

何
必
大
驚
小
怪
呢
？
杜
魯
多
的
父
親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任
職
總
理
時
，
早
已
智
慧
過
人
，
促
成

中
加
建
交
。
何
況
美
國
如
今
日
薄
西
山
，
時
勢

所
趨
傾
中
。
︽
泰
︾
文
章
說
，
長
久
以
來
美
國
是
自
由
之

邦
，
眾
國
爭
相
仿
效
。
但
美
國
的
金
融
危
機
，
令
它
喪
失

了
國
際
經
濟
主
導
權
；
它
對
伊
拉
克
、
烏
克
蘭
和
敘
利
亞

的
策
略
失
敗
，
令
它
喪
失
了
政
治
領
導
地
位
。

離
棄
美
國
者
，
豈
止
加
拿
大
一
國
？
東
歐
國
家
匈
牙
利

的
總
理
維
克
托
，
最
近
公
開
嘲
諷
美
國
，
嘉
獎
中
國
。
他

說
，
中
國
和
新
加
坡
是
他
的
學
習
榜
樣
，﹁
我
們
的
眼
光

應
該
瞄
準
東
方
。﹂

我
將
上
述
文
章
讀
給
叔
叔
聽
，
問
他
還
相
不
相
信﹁
超

英
趕
美﹂
這
個﹁
笑
話﹂
？
他
依
然
擺
出
嗤
之
以
鼻
的
態

度
，
說
，
文
章
利
用
人
家
的
母
親
揭
陰
私
，
還
有
毒
品
和

脫
衣
舞
孃
，
百
般
詆
毀
。﹁
小
道
消
息
不
可
信
。﹂
他

說
。 超英趕美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黃
山
是
第
二
次
去
了
，
上
次
是
一
九
八
零

年
，
中
間
隔
了
三
十
五
年
，
分
別
極
大
。
首

先
是
那
時
沒
吊
車
，
全
程
走
路
，
邊
走
邊

玩
，
起
碼
要
在
山
上
住
兩
宿
。
現
在
有
吊

車
，
可
即
日
來
回
，
方
便
得
多
，
不
過
這
樣

就
不
能﹁
深
玩﹂
，
而
且
我
們
今
次
走
後
山
，
對

未
去
過
黃
山
的
朋
友
是
個
損
失
，
因
大
部
分
絕
妙

景
點
都
不
在
這
邊
。

另
一
分
別
當
然
是
有
了
高
鐵
，
由
深
圳
去
黃
山

北
站
只
八
小
時
，
方
便
得
多
。
可
惜
高
鐵
餐
卡
只

賣
飯
盒
，
沒
有
真
正
可
坐
下
來
吃
頓
正
經
飯
的
餐

廳
卡
，
缺
了
鐵
路
旅
行
的
風
味
。
上
次
去
黃
山
其

實
是
去
華
東
線
，
終
站
是
上
海
，
在
舊
式
火
車
上

認
識
了
一
位
伯
伯
，
聊
得
投
緣
。
他
見
我
們
幾
個

窮
學
生
沒
錢
，
只
啃
麵
包
，
看
不
過
眼
，
請
我
們

去
餐
卡
點
小
菜
吃
飯
，
馬
上
覺
得
自
己﹁
升
呢﹂

為
東
方
快
車
般
的
豪
客
，
至
今
難
忘
。

今
次
下
山
後
在
黃
山
市
玩
，
每
天
都
去
不
同
的

飯
館
試
安
徽
菜
，
有
高
檔
的
也
有
大
眾
化
的
，
感

覺
很
新
鮮
，
但
更
有
趣
的
是
平
民
飯
館
餐
桌
上
的﹁
溫
馨
提

示﹂
紙
牌
，
提
醒
大
家
合
理
點
餐
，
珍
惜
食
物
，
自
覺
打
包

等
，
而
最
吸
引
眼
球
的
是
一
句﹁
請
善
待
服
務
員﹂
，
教
人

想
起
一
九
八
零
年
，
我
們
在
上
海
各
飯
館
牆
上
常
見
的﹁
請

勿
打
罵
顧
客﹂
標
語
，
令
人
側
目
。
由
打
罵
顧
客
，
到
打
罵

服
務
員
，
中
間
這
幾
十
年
是
進
步
了
嗎
？
表
面
是
，
起
碼
清

楚
了
客
人
不
可
欺
，
但
整
體
還
是
落
伍
的
，
因
為
我
們
對

人
，
不
論
位
置
，
仍
未
有
基
本
尊
重
的
心
，
而
打
人
更
絕
對

是
錯
。
培
養
對
服
務
和
被
服
務
的
正
道
心
態
，
我
們
的
路
還

很
長
。

最
後
要
說
說
，
由
當
地
導
遊
安
排
的
參
觀
市
政
府
某
書
畫

博
物
館
的
經
驗
。
解
說
員
本
來
講
解
得
不
錯
，
卻
突
然
打
開

展
櫃
拿
出
件
玉
器
，
說
是
館
長
同
意
可
以
非
牟
利
價
格
交
易

︵
她
強
調
不
是
賣
︶
，
索
價
千
多
塊
而
已
。
你
想
博
物
館
珍

藏
有
這
樣
便
宜
的
嗎
？
原
來
又
是
賣
東
西
，
大
家
馬
上
鳥
獸

散
。
其
實
要
開
源
也
不
必
將
博
物
館
如
此
降
格
，
只
要
在
旁

邊
開
個
紀
念
品
店
就
是
，
遊
客
也
會
樂
意
光
顧
。
營
商
須
遵

正
道
，
這
種
事
竟
發
生
在
顯
赫
的
徽
商
故
鄉
，
更
令
人
感

慨
。 黃山歸來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一
位
堅
強
的
女
人
通
過
激
烈
的
競
爭
，
將
車
站
旁
側
的
一

處
最
好
的
門
面
租
賃
到
手
，
她
準
備
開
辦
一
家
快
餐
店
，
歡

天
喜
地
跑
來
向
我
詢
問
今
後
的
財
運
。
根
據
她
隨
手
占
得
的

︽
頤
︾
卦
，
我
說
：﹁
卦
有
口
齒
洞
張
、
手
腳
並
用
之
象
，

說
明
顧
客
盈
門
張
口
等
飯
，
店
主
卻
手
忙
腳
亂
，
應
接
不

暇
。
但
卦
意
為
自
求
口
實
，
表
明
財
運
不
過
細
水
長
流
、
自
食
其

力
而
已
。﹂
她
有
些
大
失
所
望
，
但
還
是
果
斷
地
一
咬
牙
：﹁
不

管
！
照
開
！﹂
快
餐
店
自
開
張
之
日
起
，
食
客
天
天
爆
滿
，
因
她

缺
乏
管
理
經
驗
，
乃
至
於
廚
師
和
服
務
員
極
不
穩
定
，
常
常
弄
得

她
以
一
人
之
身
既
當
老
闆
又
當
廚
師
並
兼
服
務
員
，
每
天
收
入
的

最
高
水
平
取
決
於
她
本
人
體
力
的
支
撐
極
限
。

頤
卦
通
過
分
析
養
生
及
進
德
來
闡
發
頤
養
之
道
，
卦
辭
說
：

﹁
貞
吉
。
觀
頤
，
自
求
口
實
。﹂
卦
象
有
手
足
四
肢
一
齊
圍
合
成

口
齒
之
象
，
意
在
說
明
：
人
類
只
有
通
過
手
和
腳
這
兩
對
天
賜
的

傑
出
的
勞
動
工
具
，
才
能
達
到
進
食
養
體
的
目
的
，
自
食
其
力
、
各
養
其
身

是
宇
宙
間
養
育
生
機
的
根
本
大
道
。
無
論
自
養
還
是
養
人
、
養
物
，
都
必
須

遵
循
並
順
應
受
養
之
物
自
身
的
成
長
節
律
，
一
切
急
於
求
成
的
努
力
都
是
破

壞
養
育
之
功
的
拔
苗
助
長
的
行
為
。
人
類
為
萬
物
靈
長
，
其
本
領
和
職
責
遠

遠
不
止
於
自
養
其
身
，
還
能
把
頤
養
之
道
發
揮
到
內
養
其
德
、
外
養
天
下
的

闊
大
境
界
。
全
卦
形
成
頤
口
之
象
，
意
在
提
醒
人
們
不
要
放
縱
無
限
貪
饞
的

嘴
巴
，
不
要
沉
迷
於
損
人
不
利
己
的
貪
圖
闊
論
之
快
的
談
鋒
，
具
有
進
食
和

表
意
功
能
的
嘴
巴
，
其
實
就
是
禍
福
的
樞
機
和
進
德
的
要
路
。

初
九
、
捨
爾
靈
龜
，
觀
我
朵
頤
，
凶
。
目
不
轉
睛
地
盯
着
別
人
津
津
有
味

地
鼓
腮
進
食
，
他
無
限
誇
張
地
想
像
着
別
人
口
中
的
滋
味
，
止
不
住
垂
涎
欲

滴
；
完
全
忘
記
了
自
己
也
有
智
慧
的
大
腦
和
創
造
的
雙
手
，
甚
至
從
未
想
過

自
己
也
能
親
手
創
造
出
等
同
或
更
加
香
甜
的
美
食
。
有
一
種
悔
恨
自
己
投
錯

了
娘
胎
的
幽
怨
的
人
生
，
就
是
根
源
於
這
種
忘
我
的
仰
望
。

六
二
、
顛
頤
，
拂
經
。
於
丘
頤
，
征
凶
。
因
遭
受
突
然
的
變
故
而
無
力
自

養
，
他
寧
肯
成
為
排
在
等
待
官
府
救
濟
的
隊
伍
中
遙
遙
無
期
的
最
後
一
名
，

也
不
願
意
就
近
向
已
經
暴
富
的
小
字
輩
尋
求
幫
助
，
認
為
向
原
本
不
如
自
己

的
小
字
輩
低
頭
求
助
是
一
種
有
失
體
面
的
行
為
，
這
種
迂
腐
不
化
的
思
想
把

他
長
期
禁
錮
在
飢
火
燒
腸
的
失
養
狀
態
。

六
三
、
拂
頤
，
貞
凶
，
十
年
勿
用
，
無
攸
利
。
沒
有
任
何
真
才
實
學
和
腳

踏
實
地
的
精
神
，
卻
有
一
顆
躁
動
不
已
的
爭
強
好
勝
之
心
；
妄
圖
靠
着
討
好

和
造
假
的
手
段
，
讓
上
司
把
三
千
寵
愛
聚
於
他
一
人
一
身
，
這
是
一
種
違
背

了
頤
養
的
節
律
和
正
道
的
行
為
；
即
使
能
僥
倖
得
志
，
也
等
於
在
大
庭
廣
眾

之
下
炫
耀
卑
鄙
，
如
果
不
迅
速
改
正
，
濫
竽
充
數
的
原
形
一
旦
暴
露
，
十
年

都
無
法
走
出
恥
辱
的
陰
影
。

六
四
、
顛
頤
，
吉
，
虎
視
眈
眈
，
其
欲
逐
逐
，
無
咎
。
官
員
把
處
在
最
基

層
的
廣
大
民
眾
當
成
自
己
的
衣
食
父
母
，
他
對
民
眾
要
做
的
不
僅
是
感
恩
和

服
務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組
織
和
領
導
民
眾
。
一
旦
進
入
工
作
狀
態
，
他
就
是

一
隻
監
管
着
事
業
進
程
的
目
光
如
電
的
隨
時
都
會
躍
起
的
猛
虎
，
推
動
萬
千

民
眾
共
同
擔
負
起
致
養
天
下
的
歷
史
重
任
。

六
五
、
拂
經
，
居
貞
吉
，
不
可
涉
大
川
。
一
個
羽
毛
未
豐
的
少
年
接
管
了

政
權
，
無
法
憑
資
歷
取
信
於
天
下
，
只
有
依
靠
德
高
望
重
的
賢
者
才
能
掌
控

局
面
。
這
時
，
千
萬
不
要
把
賢
者
的
教
導
當
成
是
對
自
己
權
位
的
侵
犯
，
千

萬
不
要
自
以
為
是
地
急
於
號
令
四
方
，
否
則
，
即
使
是
虛
位
以
待
的
權
力
也

會
招
來
身
敗
名
裂
的
下
場
。
當
此
之
際
，
虛
心
受
教
、
養
精
蓄
銳
是
第
一
要

務
。上

九
、
由
頤
，
厲
吉
，
利
涉
大
川
。
這
是
一
位
深
得
領
袖
倚
重
和
萬
眾
敬

仰
的
精
神
導
師
，
既
擺
脫
了
權
位
的
羈
絆
，
又
超
越
了
私
慾
的
牽
累
，
他
的

思
想
進
入
到
一
片
伸
展
自
如
的
清
澈
的
碧
空
。
只
要
他
深
知
自
己
的
言
行
必

將
引
起
強
烈
的
社
會
震
盪
，
只
要
他
始
終
堅
持
立
足
公
平
和
放
眼
長
遠
的
宗

旨
，
他
所
發
現
的
真
理
都
是
為
了
滋
養
人
類
開
創
萬
世
太
平
。

頤卦

全
球
一
體
化
，
凡
國
家
有
實
力
者
，
必
受
歡
迎
加
入
世
界
組

織
。
此
乃
必
然
趨
勢
，
是
新
常
態
。
中
國
自
改
革
開
放
以
來
，

無
論
是
經
濟
、
軍
事
、
外
交
等
實
力
都
愈
趨
強
大
。
數
年
前
中

國
成
功
加
入
世
貿
組
織
，
而
今
人
民
幣
又
加
入SD

R

成
為
國

際
主
要
儲
備
貨
幣
之
一
，
有
助
提
升
中
國
在
世
界
金
融
市
場
之

話
語
權
，
並
產
生
巨
大
影
響
力
。
「
人
仔﹂
入SD

R

有
利
有
弊
，

肯
定
的
是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有
風
險
也
有
機
遇
，
股
市
好
友
憧
憬
明
年

A
股
將
會
納
入
大
摩
指
數
，
當
然
利
大
於
弊
。
不
過
，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後
，
門
戶
大
開
，
風
險
及
挑
戰
亦
隨
之
而
來
。
萬
一
遇
上
世
界
金

融
風
暴
，
中
國
在
財
經
技
巧
方
面
以
及
經
驗
未
必
到
家
，
但
是
為
配

合
中
國
倡
議﹁
一
帶
一
路﹂
而
設
立
之
亞
投
行
即
將
成
立
，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是
必
然
要
配
合
的
。
為
此
，
中
國
在
國
際
上
設
立
之
離
岸
中

心
必
將
增
多
。
香
港
是
人
民
幣
離
岸
中
心
重
要
地
方
之
一
，
競
爭
也

隨
之
增
大
。
香
港
金
融
官
員
必
須
提
高
警
惕
，
特
別
是
增
加
人
民
幣

產
品
推
出
以
壯
大
競
爭
力
，
是
為
之
最
。

幸
而
，
香
港
早
已
是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
無
論
是
國
際
視
野
、
經

驗
、
人
才
等
都
很
優
秀
，
競
爭
力
強
。
香
港
金
融
官
員
必
須
抓
緊
機

遇
，
領
導
、
發
掘
及
培
訓
金
融
專
才
，
面
對
競
爭
及
挑
戰
，
才
能
置

於
不
敗
之
地
。

面
對
人
仔
入SD

R

，
香
港
金
融
市
場
特
別
是
匯
市
、
股
市
必
波

濤
洶
湧
，
起
伏
不
斷
。
政
府
和
投
資
者
都
要
仔
細
考
量
如
何
應
對
。

由
於
人
民
幣
「
入
籃﹂
，
國
外
直
接
使
用
人
民
幣
更
便
捷
，
額
度
不

再
受
限
，
方
便
大
媽
大
叔
外
遊
掃
貨
潮
。

港
鐵
超
支
舉
債
恐
不
利
，
大
玩
財
技
息
誘
小
股
東
。
想
深
一
層
，

賠
的
都
是
納
稅
人
的
錢
，
未
知
能
否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美
國
加
息
，
在
今
年
應
似
是
事
在
必
行
的
。
上
周
，
美
國
股
市
息

口
跌
而
令
股
市
大
上
大
落
。
聯
儲
局
耶
媽
的
講
話
受
世
界
聚
焦
。
反

之
，
在
歐
、
日
及
新
興
國
家
之
貨
幣
受
美
元
上
升
影
響
而
貶
值
，
國
際
金
融
市

場
像
受
恐
怖
主
義
侵
襲
般
可
怕
。
今
個
聖
誕
是
否
有﹁
平
安
夜﹂
？
天
曉
得
！

美
國
人
最
重
視
之
感
恩
節
剛
過
去
，
家
家
戶
戶
都
爭
取
回
家
與
家
人
共
歡
。
無

論
財
富
是
否
有
增
，
難
得
闔
家
平
安
，
便
當
感
恩
可
也
。
我
認
為
無
論
如
何
，

常
懷
感
恩
心
，
最
是
幸
福
。

風
風
雨
雨
中
的
亞
洲
電
視
，
在
執
行
董
事
葉
家
寶
領
導
下
仍
然
努
力
做
好
節

目
。
日
前
繼
續
舉
行
感
動
香
港
頒
獎
典
禮
，
曾
鈺
成
、
楊
耀
忠
、
藍
鴻
震
、
譚

耀
宗
、
朱
蓮
芬
、
王
國
強
、
陳
晴
、
黃
定
光
、
梁
美
芬
、
龔
中
心
等
名
流
親
臨

捧
場
，
並
作
評
委
頒
獎
嘉
賓
。
相
信
此
乃
最
佳
感
恩
活
動
。

加入世界組織乃必然趨勢 思旋
天地
思 旋

原
來
不
知
不
覺
，
主
持
通
宵
節
目
到
這
個
周
末

便
已
十
年
。
不
過
其
實
自
己
不
好
記
性
，
都
是
一

些
聽
眾
提
醒
我
的
。
所
以
當
自
己
知
道
在
這
個
深

宵
時
段
工
作
，
原
來
已
經
這
麼
長
久
，
也
吃
了
一

驚
。

還
記
得
十
年
前
的
一
個
下
午
，
在
電
台
正
在
錄
一

個
廣
告
期
間
，
突
然
收
到
一
個
電
話
是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某
醫
生
打
給
我
，
他
說
：﹁
你
的
祖
母
剛
才
因
為

胃
出
血
而
引
致
心
臟
衰
竭
，
所
以
現
在
情
況
非
常
危

急
，
你
快
些
趕
來
醫
院
見
她
。﹂
當
時
我
雖
然
仍
保

持
鎮
定
，
但
我
的
眼
淚
已
經
控
制
不
了
，
哭
着
跟
同

事
說
我
要
立
即
離
開
公
司
，
而
他
們
也
很
體
諒
地
就

讓
我
離
開
。

那
一
天
是
我
人
生
第
一
次
經
歷
一
個
親
人
離
開
世

界
，
所
以
辦
理
祖
母
的
身
後
事
，
我
跟
弟
弟
雖
沒
有

經
驗
，
但
總
算
辦
理
得
很
完
美
，
讓
祖
母
安
心
上

路
。但

人
的
際
遇
其
實
很
奇
怪
，
好
的
事
情
可
以
接
踵

而
來
，
壞
的
事
情
也
同
樣
沒
有
停
止
。

當
知
道
祖
母
離
世
的
同
時
，
公
司
因
為
節
目
調
動

的
關
係
，
所
以
原
本
主
持
黃
昏
時
段
節
目
的
我
，
需

要
調
到
凌
晨
時
間
主
持
通
宵
節
目
。
對
於
一
般
人
來

說
，
主
持
深
宵
節
目
就
等
於
被
降
似
的
，
雖
然
我
從

來
沒
有
覺
得
自
己
大
不
了
，
所
以
考
慮
了
數
天
也
接

受
這
個
新
工
作
時
段
安
排
，
但
心
𥚃
面
總
是
有
點
戚
戚
然
。
而

當
時
總
經
理
也
跟
我
說
，
其
實
這
個
時
段
很
適
合
我
，
因
為
可

以
任
意
由
我
決
定
播
放
哪
些
喜
歡
的
音
樂
給
聽
眾
分
享
，
我
也

告
訴
自
己
，
要
主
持
一
個
不
一
樣
的
深
宵
節
目
，
所
以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相
信
聽
眾
也
感
受
到
我
這
份
熱
情
，
亦
都
收
到

他
們
的
鼓
勵
及
支
持
，
聽
眾
人
數
也
逐
漸
增
加
，
把
這
個
通
宵

時
段
也
打
開
了
。

在
這
裡
也
要
衷
心
地
謝
謝
每
一
位
在
過
去
十
年
支
持
我
及
支

持
節
目
的
聽
眾
朋
友
，
你
們
不
眠
不
休
地
收
聽
着
我
的
節
目
，

我
是
非
常
感
動
的
，
沒
有
你
們
，
便
沒
有
這
個
成
功
的
節
目
，

雖
然
我
是
一
個
比
較
不
嘩
眾
取
寵
的
人
，
但
我
也
敢
說﹁
成

功﹂
這
兩
個
字
，
因
為
是
你
們
給
予
我
的
。

十年通宵生涯（上）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霾」之殤
百
家
廊

雪
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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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回來，我就感冒了。持續半個多月了，嗓
子疼，吃藥也不怎麼見效。都是霧霾天惹的禍，
我不禁說道。入冬以來，濟南迎來持續的霧霾
天，有幾天，空氣質量轉為良，那還是老天幫
忙，颳風下雨，吹走了霧霾。
近日，有個朋友去貧困地區採訪，山路顛簸厲
害，身體像散了架似的，很不適應。然而，下車
後，抬頭望見湛藍湛藍的天空，像水剛剛洗過一
樣乾淨，呼吸到清新的空氣，他覺得無比的舒
暢。回到市中心，他頗有感慨地說：「窮的地方
空氣好，城市裡面污染重，真是不能兩全啊。」
我常常懷念自己的童年，那時候，沒有霧霾，
出門不用戴口罩；那時候，天藍，水清，從泉城
廣場就能看到千佛山的彌勒佛像；那時候，和小
夥伴玩捉迷藏遊戲，不會迷失，下雪後堆雪人，
雪人白白胖胖，不會被弄髒。
上學時，美術課上畫彩筆畫，我最不喜歡的顏
色便是灰色，而如今，灰色卻成為了生活的「主
色調」：灰蒙蒙的天，看不到太陽不說，空氣中
瀰漫着嗆鼻的味道，真是「會呼吸的痛」。有個
朋友發文說：「這樣的天氣，怎樣給剛出生的孩
子交代？一出生就遇到霧霾天，等孩子大些時，
怎麼和他（她）說？」此話很是發人深省。如同
柴靜拍攝《穹頂之下》的初衷，「以前我從來沒
有對污染感到過害怕，去哪我都沒戴過口罩，現

在有個生命抱在你懷裡，她呼吸、她吃、她喝都
要你來負責，你才會感到害怕。」一個年輕母親
與霧霾的私人恩怨，何嘗不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
目標呢？
治理霧霾，全城上下進入到如火如荼的狀態

中，可是，為什麼遲遲見不到藍天？新聞中多次
說道，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戰霾，然而，口號喊得
多了，霾依舊巋然不動，這反倒成為一種諷刺。
理性地說，不是相關部門不努力，街道灑水，工
地防塵，查處渣土車，禁行黃標車，關停小鍋
爐，等等，但效果甚微。平心而論，霧霾不是一
天形成的，治理起來自然不會立竿見影，霾病如
山倒，祛霾如抽絲，此話不假。抗霾是一場沒有
硝煙的戰役，有意思的是，有些地方的戰術，令
人啼笑皆非：前有重慶市叫停煙熏臘肉，後有鄭
州市「掃地稱塵」，其初衷或許是好的，但是結
果不過是好心辦壞事。深入地說，這也從側面照
出政績觀的跑偏，暴露出懶政思維與監管空白。
而這樣的必然後果是治理工作原地踏步，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難以見到實效。
這使我想到加繆的《鼠疫》。結尾處，他說道：

「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具和衣服
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
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
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

他的鼠群，驅使牠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牠
們的葬身之地。」這與其說是一種斷言，毋寧說是
對人類的警策：災難面前，人類都應達成共識，堅
決抵抗。小說中的記者朗貝爾，最初的時候，他作
為外鄉人想方設法地逃出奧蘭城，後來有了出城的
機會他卻選擇留下來，他的轉變無不是受到里厄醫
生與塔魯的影響。他覺得，若是自己離開，會感到
羞恥，影響他對留在外邊那個人的愛情。不難看
出，這是一種尊嚴感，也是同理心。而塔魯與里厄
的行動，所付出的種種努力，所奉行的堅定信念，
便是一種犧牲精神：「鼠疫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
敗，必須做這樣或那樣的鬥爭而不該屈膝投降」。
就是憑藉這樣的理想，或者說憑藉這些人的不放
棄，奧蘭城的鼠疫才會逐漸退卻。鼠疫過後，留下
的是回憶，回憶中有柔情，「他們現在知道，要是
說在這世上有一樣東西可以讓人們永遠嚮往並且有
時還可以讓人們得到的話，那麼這就是人間的柔
情」，這種柔情，我視為生命的鹽，滌潔着人的靈
魂；這種柔情，也是人性的光芒，「人的身上，值
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正因為
此，我們永遠都不能放棄戰鬥，無論是哪一種災
難，無論處於何種地方，都是同樣的道理。
對公眾而言，「口頭環保」隨處可見，個人踐
行卻難成氣候，確切地說，尚未達成共識。不少
人邊刷微信抱怨霧霾天邊開車去上班，選擇公共
交通工具，做到綠色出行成為泡影。「我一個人
不開車，能起到多大作用？」假如人人都這樣
想，豈不是看不到希望了？據專家研究研究，霧
霾形成的過程中，各類物質所佔的比例，一次排
放、汽車尾氣是多數。且做一次推算，小型汽車

日行駛25公里，消耗國三標準的93號汽油2.5
升，即可排放0.6克二氧化硫，大約污染5940立
方米空氣。這樣的推算，使人觸目驚心，由此引
發深思：霾之殤，誰之過？「文明改善了房屋，
卻沒有同時改善居住在房屋裡的人。」梭羅的話
語在今天依然警策有力。人的自私與貪婪，功利
與愚蠢，吞噬掉自然的美好，帶去毀滅性的傷
害，最糟糕的不僅是生態危機、環境惡劣，還會
失去內心的安寧。因此，回歸簡樸，懷揣敬畏，
我們的行動是時候了。
索羅的瓦爾登湖，離着我們很遙遠；顏回的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在今天也很不現
實，而現代人能夠做到的是，少開車，盡量不開
車，開源節流，過低碳生活，克制慾望，從我做
起。再次重溫並牢記這段箴言：「一個人的生活
其實所需甚少，而按照所需來向這個世界索取，
不僅對我們置身的大自然有好處，而且對我們的
心靈有最大的好處。」我們怎樣對待自然，自然
就怎樣對待我們，深信不疑。

■霧霾形成的過程中，各類物質所佔的比例，
一次排放、汽車尾氣是多數。 網絡圖片


